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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造一个养成系的“Rock Home Town”需要几步？ 


石家庄野史考据：艰难生长的摇滚乐，为何成了制造政绩的最后一根稻

草？

就算是“Rock Home Town”，也不许脱裤子唱歌。

评论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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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个养成系的 需要几步

打造一个养成系的“Rock Home Town”需要几步？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石家庄给出了它的政策性

答案——分三步。第一步，把 Rock Home Town 杀死；第二步，把 Rock / Home / Town 肢解；第三

步，根据领导指示，把 R o c k H o m e T o w n 重新拼接。

石家庄政府的摇滚之乡初试水开始于2021年8月30日，石家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打造‘Rock

Home Town’为独特品牌的现代音乐新时尚”。2021年11月4日，石家庄本土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贝

斯手、词作者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享受500元的

专家岗位工作津贴。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应称，姬赓获批的原因是，“他在社会比较有影响

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2021年12月29日，河北共青团策划并于bilibili发布正能量版翻唱《杀不死的石家庄人》，将《杀死那个

石家庄人》这首以国企下岗潮为背景的歌曲中的“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改为“黎明再临华北

平原，重拾散落的信念”，将“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改为“重逢在春天里，无悔的石家庄”。MV前

半段配以《钢的琴》电影画面，后半段则是现代化的石家庄景象。这并不是石家庄第一次对歌曲进行改

编。2013年前后，一首《石家庄之歌》在网上传开，歌词中有“民以食为天/百姓受熬煎/哪一天我要当官/

鸡犬也生天”等内容。后有传闻称创作者杨辉被约谈，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有一首相同曲调的“改良版”《石

家庄之歌》传遍了网络，歌词歌颂了石家庄的“三年大变样”如何在全国争当模范，创作者同样是杨辉。


但看客们显然是不买账的。《杀不死的石家庄人》视频上线后的弹幕几乎全部在指责河北共青团——“工人

们的血与泪都被你们忘得干干净净了！”“不愧是后清”“杀不死就往死里杀是吗？”河北共青团也因此迅速将

视频下线。12月30日，b站up主@毛冇搬砖日记 为嘲讽这一MV，发布了《被坟头蹦迪的石家庄人》。12

月31日，看到差评后的演唱者第一时间主动申请解除合作并道歉，称“当时觉得是共青团并且是正能量的填

词下接的”，“我知道这首歌更深含义之后，觉得它不应该被这样唱”。这是大陆的舆论场中，少数以“与官

方切割”为政治正确的时刻。


然而，一年半后，相似的操作卷土重来。2023年6月6日，河北省音乐家协会摇滚乐创作基地授牌仪式在

石家庄举行，省音协专门为此创作了一首摇滚乐歌曲《带着阳光上路》，推出宣传片《我爱摇滚乐》。宣

传片中的旁白舍弃了标准的播音腔，企图用沙哑的嗓音和偶尔的停顿，让声音听来深沉且娓娓道来（其实

实属多此一举，摇滚乐手又不都是结巴）。片中称，21世纪是石家庄摇滚音乐的“快速发展期”，“大家把

真实的感受写成音乐，用来叙述、用来表达，也许我们能做的仅此而已，但是，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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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家庄独立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专辑封面。

一个月后，更多的大动作密集地出现了。7月13日，由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公众号“石家庄发

布”称，“今年7月至10月，我市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并且，在文

章作者看来“令人期待”的是，“我市还将不定期安排摇滚乐手随机乘坐公交车，创新举办‘快闪式’即兴演

出，增强市民参与感和互动性。”这一党八股式的公告文章，标准到了即使把“摇滚”全部换成“相亲”也毫无

违和感的程度。这一消息引起热议的同时，网络上也开始流传一张今年三月份“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参

会人员名单”，里边有半数是来自省委、市委的领导。“特殊津贴专家”姬赓也在其列，却连名字都被错打成

了“姬庚”。

此后的一周里，《新京报》、澎湃新闻、《中国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纷纷为石家庄这一政策站台。比如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介绍《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是一首缅怀曾经无限辉煌，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型中逐渐没落的石家庄的作品，却被很多石家庄人视为自己的‘市歌’。”文中还援引了数位专家的

话，来论证石家庄“需提升城市品质内涵”。

在官媒们一本正经地分析这一政策的经济效益时，社交媒体上也分成了两派——摇滚乐迷们为代表的“可笑

派”，和以非摇滚乐迷为代表的“骄傲派”。“可笑派”认为政府的干预是对自发形成的文化的破坏，是一种样

板戏工程，而“骄傲派”认为这是石家庄勇于破圈的表现，值得鼓励。而官方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两个受众群

体之间有何差异，仍自顾自地把承诺过的措施坚决地执行了下去，“摇滚地铁”首当其冲。

在以摇滚乐等为代表的、具有反叛性质的文化，不断被以修改歌词、取消演出等形式阻挠的今天，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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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高调地反其道而行之，野心勃勃地想打造“摇滚之都”。在我们抱怨这只“有形的手”伸得太远之前，不妨

先追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且只发生在了石家庄？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亚文化的“石家庄学” 


理解石家庄为何行至今天这一步，也许可以从它如何形成开始讲起。20世纪初，京汉铁路在石家庄设站，

正太铁路（现为石太铁路）以石家庄为起点，河北省第一座铁路公路立交桥“大石桥”竣工，1941年，石家

庄至德州的铁路建成通车，火车线路的汇聚推动“石家庄村”成为了“石门市”。

1967年的“武斗”中，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当时的省会城市保定联合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保定成了河

北和全国的重灾区，而临近的石家庄则相对稳定。1968年1月2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

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石家庄市

的‘文化大革命’走在了全省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月

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将河北省省会由

保定迁到石家庄。

近三十年来，石家庄在社会上引起的讨论基本离不开“雾霾”、“犯罪”、“下岗”这几个关键词，或者再加一

个“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标签，也正是这些构成了石家庄的青年文化底色。2012年，《我爱摇滚乐》（以

下简称“爱摇”）策划的“铲铲队员石家庄手记”专题中，作者土拨鼠记录下了老民警如何再三强调自己的资

历：“十年前靳如超爆炸案那会儿我就管这片儿了！”这类专题和《爱摇》每期“编者之页”中的碎碎念，可

能是关于石家庄在本世纪初城市面貌的最全史料。而且，“Rock Home Town”这个说法最早是由谁提出已

无法考证，但基本可以确定是通过这些地下渠道得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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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家庄，一名小贩坐在街头上，在写著“中国梦”的标语前售卖运动鞋。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这本杂志的创立要追溯到打出了“中国摇滚第一刊”招牌的另一本杂志《通俗歌曲（摇滚）》。《通俗歌

曲》创立于1987年，原本只是32开的歌词本。1996年，笔名晓朱的编辑加入了《通俗歌曲》编辑部，见

证也参与了其加上“摇滚”两个字后、向一本摇滚乐杂志的转型。但是按照晓朱的说法，这本杂志实际上仍

是“中国政府下属的河北省政府下属的河北省文化厅下属的河北省艺术研究所下属的《通俗歌曲》编辑

部”，所以他另其门户，做了一本更野蛮生长的《我爱摇滚乐》，万青的小号手史立就曾在《爱摇》做美

编。《爱摇》前半本还主要围绕音乐，但后半本基本上已被政治讽刺包场。

但这并不意味着石家庄的摇滚乐氛围真的全国领先。其实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很多城市都和石家庄

一样拥有了自己的独立音乐标签，比如兰州的民谣、武汉的朋克等，但它们的共同点也在于，在地域文化

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这些城市的独立音乐人们往往还是首选去北上广或成都、昆明等城市发展，而地域

传统更多是作为他们的特色存在，不一定是最终的归宿。而且这些非主流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也往往仅

限于小圈子内部，难以形成如利物浦、亚特兰大一般的城市文化氛围。曾负责《爱摇》发行工作的于小青

就表示过，《爱摇》当时在石家庄的销量与全国相比，一直是倒数。

石家庄的亚文化也不仅仅是摇滚乐。在豆瓣评分高达9.7的自制网剧《毛骗》正是扎根于石家庄而创作，故

事围绕一个诈骗团伙展开，从因资金不足而粗糙的画面和夸张但细致的表演中，透露出强烈的反布尔乔亚

气质，其中的一位演员也是相对论乐队的主唱。豆瓣评分9.1分的国产剧《征服》，也是改编自在石家庄真

实发生的命案。但这两部剧之所以受欢迎，既不是因为受到官方鼓励，也不是因为反对了官方，而是因为

其人物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犯罪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比如，《毛骗》中角色们虽然在行骗，目标却往

往是真正的恶人，比如沉迷赌球且放高利贷的黑社会老大、好女色的台球厅老板等。这样的故事和《爱

摇》等杂志常常靠侵权传播在主流语境中无法被听到的言论一样，构成了一种“曲线救国”式的石家庄式反

讽。不过，《毛骗》的导演李洪绸也与姬赓一起被评为了“2020年度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除了为创作者提供生存的土壤，在这些青年文化的消失过程中，石家庄的城市建设工程也功不可没。2007

年，“三年大变样”大刀阔斧地开始，街边平房被拆成废墟，曾作为《爱摇》最主要的销售渠道的小书摊、

石家庄本就日趋衰落的打口碟店铺也随之消失。类似的变化在其他城市也不少见，2010年至2012年间，

郑州市就几乎清理了全市内所有的报刊亭。2013年，《我爱摇滚乐》在没有对外正式公布的情况下停刊。

2018年，河北省执行“一问责、八清理”，根据“关于一项事业单位下不得自办企业的规定”，《通俗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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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杂志社企业性质，从此休刊。

另一方面，曾以制药业为支柱的石家庄，三年疫情以来，最新的关键词又多了“连花清瘟”和2022年底的

“提前放开”。以中成药为主要业务的石家庄以岭药业，因其研发于非典时期的连花清瘟受到了钟南山的推

崇，即使与其相关的诸多研究缺少说服力、在国际上也广受质疑，却仍然成了疫情三年的大赢家。但是，

这样的一个荒诞的成功，真的能让石家庄的药企重现昔日的辉煌吗？

石家庄以制药为支柱产业的历史开始于1953年。当时因石家庄临近首都、地势平坦等优势，华北制药作为

“一五”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落地石家庄，被称为“共和国医药工业长子”。1958年，华北制药第一批青

霉素正式下线，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90年代后，一边是在文革中“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

的石家庄成了下岗潮的重灾区，也因此导致了犯罪率的飙升（这也正是《毛骗》和《征服》的背景）；另

一边是石家庄政府在2003年仍然锲而不舍地提出要依靠华北制药、石药集团、神威药业等药企，“建设中

国‘药都’”。

但历史的富矿并非取之不尽的。就在2003年，生产过剩导致国内的青霉素价格波动，价格从每十亿单位

100元直线下跌至56元。2005年，华北制药年净利润亏损超过1.8亿元，2009年，亏损超过3.9亿。而原

料药产业的典型特点是“三高一低”（高耗能、高耗资源、高污染、附加值低），因此，2012年以后“史上

最严限抗令”的发布，以及多年来国家数次提高的环保要求，都对以原料药为主的石家庄药业造成了重创。

到了2021年的疫情期间，石家庄的药业再次受到冲击。8月20日——根据上海阳光药品采购网发布的《关

于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列入违规名单的公告》，华北制药因在山东省未能按协议供应布洛芬缓释胶囊

约定采购量，成为第一家因断供而被列入“违规名单”的企业。8月22日晚华北制药回应称，出现违规的原

因是产能不足，责任单位重视程度不够，相关注册和变更政策调整，加之疫情影响。一个月后，山东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公告，中止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布洛芬缓释胶囊3年挂网资格。

一年后的11月13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明确地提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获得了全国关注的同时，石家庄人对此却是半信半疑。一个月后全国各城市逐步放开的过程

中，连花清瘟的光环迅速散去，反而是布洛芬被抢购一空。至此，三年疫情中，“药都”跌倒了两次，却已

经无法挽回。即使近年来石药集团仍位居全国前列，是进入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2023年全球制药企业

TOP50榜单的四家中国药企之一，但仅凭一家企业的成功是否能让石家庄重新贴上“药都”的标签，仍是个

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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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青年旅《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音乐影片。

到了2023年，连淄博都靠烧烤出圈了，石家庄的灰暗色调却还未被刷新，其存在感焦虑自然再一次被激

起。同时，烟台、温州等城市都首先开始了靠音乐节创收，这时石家庄才反应过来——虽然官员们真的瞧

不上摇滚乐，但只要能成为下一个城市名片，倒也可以忍一忍。此时，万青乐队已经成立了二十多年，

《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也很少再被提起（甚至《爱摇》原本也是被查抄多次的非法出版物），石

家庄却到了如今才作出反应，慢得不只是半拍。

3. 摇滚乐的“代言人”之争 


其实在石家庄之前，大陆并非没有过地方政府与摇滚乐高调牵手的案例，比如名噪一时的张北草原音乐

节。张北草原音乐节由《音乐时空》主编李宏杰创立，在2009年第一届成功举办前，就和政府签了十年合

同。这一合作之所以能达成，和石家庄一样，也是张北数次想靠文化脱贫而不成功后，在“不开放，张北就

没有出路”（时任县委书记李雪荣语）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顺便说一句，李宏杰也是在石家庄读的大学，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通俗歌曲（摇滚）》当编辑。

但以资深土摇人士当靠山、以脱贫致富为导向，政府是否就拥有了免于被吐槽的自由？我们不如看看2009

年9月份的第90期《我爱摇滚乐》是如何记录张北音乐节的——在“摇人摇言”这一栏目里，编辑选取了一

条来自县委书记的观后感：“我其实挺想替张北上台唱这首歌的（指脑浊乐队为此次音乐节创作的主题曲

《欢迎来到草原》），但一想自己毕竟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还是算了。”

http://ent.sina.com.cn/y/p/2009-05-27/10492539450.shtml


2009年9月份的第90期《我爱摇滚乐》的“摇人摇言”栏目。作者提供图片

这句“摇人摇言”最早出自《南方周末》2009年8月的一篇题为《一个贫困县的摇滚音乐节纪实：共产党人

的摇滚观》的报道。2010年，《南方周末》又有一篇题为《政府对音乐节有一点点动心——摇滚音乐节样

板工程》的报道跟进了后续，提到张北草原音乐节在贵州独山县的一个论坛上被评为“中国县域十佳节庆”

之首。并且，“这是张北县政府2009年最大的政绩之一，作为获奖市（县）代表，张北县委书记李雪荣‘光

荣地’做了典型发言。”

这两篇文章都从未提到过那个“摇滚青年”李宏杰，以及他所编辑过的杂志的名字。在这一点上，石家庄则

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几乎所有的宣传稿中，都少不了万能青年旅店、《我爱摇滚乐》和《通俗歌曲》

的名字，仿佛是什么不得了的荣誉勋章。从此政府成了摇滚乐的代言人，让真正的创作者的话语权进一步

丧失。

当然，在大多数时候，石家庄倒也没有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那么强势，而是努力摆出一副与民共乐的姿态

（尤其是在微博里用几个不同的官方账号互相捧场的时候）。其实，从疫情政策到文化政策，很可能石家

庄政府才是这场魔幻的漩涡中最困惑的一方——为何这些看起来既顺民又利民的举措，会招致如此多的讽

刺？毕竟最早提出要以摇滚乐吸引年轻人的，正是一位自称“在外地读书”、“对城市研究有一定兴趣”的学

生啊。（2020年1月6日，一位网友以“天涯”为网名给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留言称，“石家庄有万青

http://culture.ifeng.com/whrd/detail_2009_08/13/308517_0.shtml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50607?source=131
http://www.sjz.gov.cn/zfxxdetail.jsp?id=390448


这样的全国都很厉害的摇滚乐队，《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两本杂志也诞生于石家庄，有很好的摇滚

文化的基础”，因此，建议石家庄“建立摇滚文化产业园”。）

政府似乎理所应当地认为，你们这些文艺青年的忧愁、失落、颓废，不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吗？或

者说得再直接点——钱少、地位低、城建落后？那我们不仅不否认、不制止你们的表达，还视你们为这个

城市未来的希望，尽可能地给予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硬件设施、经济支持以及社会地位。为了实现这一宏伟

蓝图，我们既要努力说服上面老领导，应付官僚内部繁杂的流程，又要不断学习新媒介，以便更好地迎合

观众。现在我们终于让摇滚乐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你们需要配合的，只不过是说几句好话、开几次好

会、唱几首好歌……这个要求过分吗？全国还有比我们更开明的市政府吗？你们到底还有何不满？

然而，官方认证真的是赋予文化合法性的必要途径吗？公众们真正反感的，可能正是官方话语高高在上

的、默认一切民间力量都在期待官方点头的姿态。官僚的作风习惯于将表明立场置于理解内容之前，这本

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破坏。

中国的迷笛音乐会上万人合唱《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网上片段

在社会议题上，万青乐队的表达始终是含蓄的，但我想这并不是一种谄媚或自我审查，而是一种对单一事

件之下的 更普世的情感的探索 《冀西南林路行》中的《泥河》 《采石》 《山雀》三部曲 是以太

http://www.sjz.gov.cn/zfxxdetail.jsp?id=390448


件之下的、更普世的情感的探索。《冀西南林路行》中的《泥河》、《采石》、《山雀》三部曲，是以太

行山中的井陉矿区为背景。歌词中传达出一如既往的灰色调，“开采 我的血肉的火光 / 发动 新世界的前进

的泡影 / 雷鸣 交织爆破成动荡 / 此生再不归太行”。这无疑是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毕竟在石家庄高调打

造“药都”的同时，这片矿区也曾竭力为自身宣传“中国钙都”和“中国钙镁之乡”的标签。但知识分子式的、

远距离的批判绝不是万青唯一想做出的表达，在他们看来，人与土地的关系应当是如姬赓曾在采访中提到

的，“这就是你本人的世界，我们是一体的。你看见它被填回去，种上树，但是重要的珍贵的东西早就没有

了。这和一个人被消耗的过程是一样的。”

可能也正是因此，万青才可以影响到更多其他城市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人，甚至远在台湾张悬和田馥甄

也曾翻唱万青，马世芳也曾在《音乐五四三》中制作《万能青年旅店特辑》。换句话说，在“人类的深层情

感是共通的”这一点上，真的不需要政府来凑什么热闹。而政府想方设法将自发形成的文化纳入自己原有的

体系，这并不是包容，而是收编，是一种根据现有素材的命题作文，如高考一般把能用的素材强行往题目

上套。与万青十年打磨一张专辑相比，石家庄政府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一种不真诚的懒政。

其实不论石家庄还是其他城市，在疫情政策放开后对音乐节的高度重视，也都因为亟需恢复的经济。在党

的需要下，被选中的昔日地下乐队们纷纷接受采访，被主流媒体塑造成一个个“不入流的街头混混被音乐拯

救”的故事。他们所经历过的贫穷、误会、排挤、动荡，都成了主流媒体眼中最喜闻乐见的素材，毕竟，这

样不仅有利于歌颂政府功德，还能为强化小众群体刻板印象尽一份力。对于表达空间所剩无几的创作者们

来说，即使已经面对如此窘境，他们的策略可能也和官方一样——“先活下来”虽然不是上策，但至少也不

是下下策。即使内心中也为没能“保卫她的生活”而滴血，但至少在此刻，我们不是还有“自嘲”这张赎罪券

吗？

https://news.sina.com.cn/o/2003-12-07/09211277326s.shtml
https://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1803/20/c1034125.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39gj13ZGsA


中国石家庄“红糖LIVEHOUSE”的演出录像中，一位男乐手在舞台上把裤子脱下，仅着内裤演奏。网上片段

只不过，我们很难估计这种危险的平衡能够保持多久。成为“摇滚之城”后的石家庄再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是在7月23日广泛流传的一段在石家庄“红糖LIVEHOUSE”的演出录像中，暴力香槟乐队中的一位男乐手在

舞台上把裤子脱下，仅穿着内裤演奏。事后石家庄市文旅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演出为LIVEHOUSE

自己组织的演出，而非在“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活动，而“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活动会设置前置的内容审

查，不会允许发生这类情况。

7月24日，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通报，已对涉事歌手行政拘留，已责令红糖LIVEHOUSE立即停业整

顿，并对其罚款20万元。红糖LIVEHOUSE于2011年底、2012年初开业，是石家庄目前较活跃的四家

LIVEHOUSE之一，对于石家庄本地摇滚乐的推动作用远超一切政府工程。而且，事发当天的演出本身是免

票的，目的是让更多年轻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当晚涉事乐队暴力香槟写过一首歌叫《两种该死的人》，歌

词中唱道，“一种是不尊重音乐的人，一种是喜欢指挥别人做事情的人。”

其实对于政府来说，颁布政策也如赌博——贪图更多的收益，就意味着面临更高的风险。石家庄这步棋的

最如履薄冰之处就在于，政府是否真准备好去贴上“Rock Home Town”的标签，即便是要穿上裤子的那

种。

让我们回到十余年前，《爱摇》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名为“《求真》新闻月刊”，形式是模仿“洋葱新闻”，

发一些假得非常离谱的新闻（当年非常离谱，如今再看已经相当靠谱）。那么，如果由《求真》新闻月刊

来报道此次石家庄的大型政绩工程，会是如何？

https://news.ifeng.com/c/8RgxLq3ufQH
http://wglj.sjz.gov.cn/col/1569464719092/2023/07/24/169020749207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9PWMPv_fnC6h6fNQA96S9Q


《求真》新闻月刊。作者提供图片

我把投稿写在下面，请各位投票决定是否过审。投票方式是：赞成者请闭嘴，反对者请举手。如果石家庄

市政府也想参与投票，希望能先赐给我一个“特殊津贴专家”称号，奖金每月500元，一分都不能少。

★国际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祝贺我国首例文化复活实验圆满成功 


（大母报2202年7月20日讯）“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来华演

出的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曾如此唱到。而一本刊物，要经历多少磨难，才能成功投入党组织的怀抱？

二十余年来，《我爱摇滚乐》杂志经历了财务枯竭、频繁抄家、销路受阻、最终停刊、流离四散等风风雨

雨后，终于凭其仅剩不多的残骸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同时被关注到的，还有杂志《通俗歌曲》、歌曲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等革命战友。党组织认为，在新时代里，它们主动隐退江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富强”、“民主”、“和谐”和“法治”的体现。

因此，经党内歌迷投票，决定评选《我爱摇滚乐》为先进文化革命烈士代表，定其为我国首例文化复活实

验的试药者，并为复活后的它赋予了一个更响亮的新名字——《党爱摇滚乐》！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党爱摇滚乐》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党之名，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